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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老送我匏尊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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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春风荡漾。1982—1992
年的10周年时间里，我有幸在宜兴紫砂
工艺二厂（建厂时叫周墅紫砂工艺厂）工
作，先是负责扩建工作，后任副厂长、厂
长，再兼党总支书记，为使今天能有紫砂
这片广袤的森林而在当时的周边农村撒
下了一片紫砂种子。

记得在1988年的一天下午，住在紫
砂二厂后面百家口的老同学顾燮芝（上世
纪六十年代丁蜀中学的校友），骑着辆自
行车来到办公楼前，停好车子“蹬蹬”上楼
到我办公室说：史厂长，我大伯伯（即顾景
舟）叫你下班到他家里去一趟。当时也未
说什么事情他就走了。我想，顾老叫我
去，一定有什么话要讲，或者有什么事要
吩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宜兴紫砂在
东南亚一带声名鹊起，紫砂艺人开始受到
关注。作为七大老艺人之一的顾景舟，更
是被业内视为泰斗级人物，我和大家一
样，对他是高山仰止。在未办紫砂工艺二
厂前，我只是听说而从未谋面。后来办
厂，又一墙之隔，虽也有机会见到他，但很
难有语言交流。由于是同行业，难免会有
些竞争，特别是1985年上海成立紫砂协
会我当选为会长一事，据说还让他很不高
兴。这也很正常，一个无名小辈、初出茅
庐，带领一批农民，建起了一爿乡镇紫砂企
业，怎么就会到大上海去扛紫砂文化的大
旗？不了解到不理解，一切在情理之中。

随着宜兴紫砂二厂的迅速发展壮大，
竟一时成为江苏省乡镇企业的排头兵，我
本人也被评为无锡市劳动模范、江苏省劳
动模范、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全国优秀
乡镇企业家，这一切，工作生活近在咫尺
的顾老一定会有所耳闻。特别是1985年
9月15日，顾老大弟子徐汉棠，毅然来到
二厂后，出于他们的师徒感情，他会来二
厂走一走看一看。同样，汉棠老师也会和
我一道去拜访顾老。就这样，我和顾老接
触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我们之间的沟通也
多了。因此，当1986年紫砂二厂承办首
届紫砂散文节时，顾老十分乐意接受我的
邀请，来二厂和全国各地一些知名作家相
谈甚欢。1987年，徐秀棠老师来到二厂
后，顾老来走动的机会和我们三人去拜访
他的机会就更多了。尽管我们之间年龄
相差35岁，但对宜兴紫砂事业的热爱与
执着，并未因年龄悬殊而产生交流上的障
碍，相反，在常人眼中多少有点传统古板
的老先生，往往对新生事物很容易接受，
比如对苏南地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他
认为是农村致富的正确选择；比如对人才
流动，他认为能促进共同提高、共同发展；
他对企业不同机制带来的不同变化常常
大发感慨。慢慢地，我们之间的日常接触
逐渐上升为思想交流、理念交流，进而也
是感情上的交流。我想，顾老一直在关注
着二厂，关注着我。

下班铃响了，我也骑着辆自行车，出
厂门左转弯直奔百家口，怀着忐忑不安
的心情，爬上二楼进到顾老家里。殊不
知顾老早在等我，一脸笑容可掬，没有半
句客套话，双手捧着把紫砂壶，递到我面
前，说：“史厂长，我做茶壶越来越少了，
今天我送把茶壶给你泡泡茶，这把壶的
名字叫匏尊壶。”听完这几句话，我简直
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竟答不上话
来。我从未有过这样的奢望，顾老叫我
来竟然是为送我一把匏尊壶。当时我也
作过一番出自内心的推却，然而顾老既
已作了这样的安排，推却是无用的，我不
敢久留，接过茶壶放入手提包，也不再多
说客套话，下楼梯把包袋挂在自行车龙
头上，一直推到家中。我实在不敢再骑

了，尽管那时我年轻力壮，车技也可以，
但生怕万一有个碰撞会伤及这包中的茶
壶。当我把顾老送我的茶壶拿给我爱人
看时，她竟责怪我是否向顾老开口要过
茶壶，我说冤枉，我岂敢向顾老要茶壶，
何况众所周知，顾老的茶壶是开口就能
要到的吗？当晚，我就打长途电话到扬
州的朋友李建民家，叫他为我配一只锦
盒，告诉他我要装顾景舟的茶壶（当时宜
兴丁山还很少有人能为紫砂壶配锦盒），
这只锦盒一直用到今天。

当时，我家住在红阳大桥东南堍，离
顾老的百家口并不太远，记得1989年春
节，我还专门请他来家中坐坐，看一看配
了锦盒的这把匏尊壶。顾老则说，史厂
长，茶壶要用的，你尽管用它来泡茶。我
口头上是答应，一定用它来泡茶，实质上
直到今天我也很少用这把茶壶来泡茶。

此壶乃匏尊壶，底印上为“景舟七十
后作”。多年来我一直小心呵护，珍爱有
加，几次随我搬家。顾老生前，还几次给
他看，个中意思我也不便说明。2002—
2012年此壶一直放在阳羡紫砂陶博馆向
公众展出，潘持平老师也曾陪同人去看
过。这年头名人的茶壶时兴证书，于是
我在某年中秋节，请潘持平老师也为此
壶写了一张证书。不愧为紫砂文化学
者、鉴赏顾老茶壶的高手，他写道：“匏尊
指葫芦作的酒尊，亦泛指饮器，欣赏此
壶，使我想起了日本著名民艺理论家柳
宗悦的一段话：‘每天使用的器具，不允
许华丽、烦琐、病态，而必须结实耐用。’
景舟先生的匏尊壶，完全体现了柳氏论
点。细赏之，此壶绝无矫揉造作刻意修
饰，而是一种充满张力，实诚健康的感
觉。堪称简约而不简单之典范。潘持平
谨识，甲午年中秋日。”

1989年起，顾老一家乔迁丁山龙溪
公园西侧，离工厂已较远，但我和汉棠、秀
棠两位老师，仍经常去家中拜访，顾老每
见我们上门，总是十分高兴，亲自泡茶倒
茶，谈及话题也十分广泛，常常不愿让我
们离去而不停地续茶。

1996 年，顾老仙逝，紫砂界失去巨
星，这时我已调离丁蜀镇到市计经委工
作，我参加他的追悼会并送了挽联。2001
年，在他逝世五周年之际，我曾以《紫泥鸿
爪 留痕百代》为题，写了纪念文章并编入
拙著《永远的陶都》。

2015年10月22日重阳节后第二天，
适逢顾老百年纪念日。在此之前的2013
年，“陶都风·宝岛情——宜兴紫砂艺术台
北展”后，我便以市政协委员的名义，向宜
兴市委、市政府写了“纪念百年景舟系列
活动”的建议并被采纳。时代推出了顾景
舟，紫砂造就了顾景舟，顾景舟让宜兴紫
砂更精彩。宜兴市政府在陶瓷博物馆专
门辟出400平方米房子开设顾景舟艺术
馆，旨在纪念一代宗师、壶艺泰斗顾景舟
的同时，进一步弘扬他“承前启后，传艺
育人，淡泊名利，自珍自重”的巨匠精
神。为此，我把这把见证我和顾老深厚
友情、也暗示着顾老殷殷托付而送我的
这把匏尊壶捐赠给顾景舟艺术馆，让其长
期展出，供世人品赏，以表我对顾老的永
远怀念之情。

千年紫砂，名家辈出；百年景舟，一座
丰碑。今天的宜兴紫砂历经几十代人的
精心培育，终成艺术瑰宝，成为人类共同
的文化财富。我们始终不能忘记一代代
为之付出的前辈紫砂艺人，今天，需要我
们付之以实际行动的，就是要守护好这片
森林，守护好我们每个紫砂人的家园，果
真如此，顾景舟等老一辈紫砂艺人将会含
笑九泉。

又一次看着你，慢慢地走
进学校。高大的栅栏门，毫不
留情地挡住我的视线，但是没
关系，我的目光会一直追随着
你，透过栅栏的缝隙，放大我
的相机，用它可以无限扩大的
倍数，让我看清楚你渐行渐远
的背影。直到相机也没用，慢
慢地，慢慢地，你的背影就这
样消失在水杉大道的尽头，留
下一排大红色灯笼，兀自高高
地悬挂着。

三年来，这样的场景有过
无数次，走过风雨，也走过四
季。晴天时，蓝色的天幕和红
色的水杉，相映成趣，你总是
往右沿着围墙走，你那挺拔的
身影，在不自觉中与树并肩
了，然后你就这样越过一棵又
一棵的树，到达学校的大门
口。下雨的时候，你一手撑着
伞，一手提着箱子，箱子的滑
轮滚过，地上就会泛起一丝丝
水波，身为理科男的你，很清
楚如何用最短的距离去到达
目的地，所以你总是以明显快
于晴天的速度抵达目的地。

有时候，我是在车上目送
着你，跟着三三两两的同学，
迈着细细碎碎的步伐。大家
手中箱子的齿轮，会因为滚动
摩擦而发出巨大的响声，唰啦
啦地唱着和鸣。返校大军的
气势，势不可挡，你们雄赳赳
如勇士般，一起奔赴目的地。
但更多时候，只要条件允许，
比如车能找到合适的停车位，
比如我有充足的时间，我会陪
着你一起走到校门口。这时
候，我总是盼望着，这一段路
能再长一些，这样我就能陪着
你多走一些。

我总想抢着，帮你拎个包
或者拖个拉杆箱什么的，你用
手臂轻轻一挡，就拒我千里之
外。偶尔会让我拿些小而轻
的物品，比如拎一下你的眼镜
盒，或者你这一周的水果。这
是你自小就养成的习惯，每次

去超市回来，你以小小男子汉
的姿态，担起所有沉重的物
品。我记得有次是一大袋米，
快够上你的小身高，瘦小如
你，竟然硬生生地把米扛到了
家。现在跟你并肩，我只需小
鸟似的依偎在你身旁。我喜
欢挽着你的手臂，可你总是很
拒绝。我笑着抬头看向你，你
一脸正经，目光很坚毅，脚步
不停向前，是长大了的男孩子
该有的倔强表情。

看着你坚硬刚直的侧脸，
想起龙应台的《目送》，那个独
自站在公交站牌下等车的身
影，在渐行渐远。这是替天下
所有的母亲们勾勒出的送别
的画面。你的身影越长越高，
长到我每次看你，就像抬头看
一只长颈鹿一样，哪怕是我踮
起脚，也到达不了你的高度。
所以与你并肩，我只能加快我
的步伐，小跑着才能追上你的
速度。

新年第一天返校，跟以往
一样，你一直往前走，没有回过
头。三年的光阴，无数次的目
送，你从来都未曾回过头。前
几天，当我再次读到《我与地
坛》时，看到史铁生有一次摇
着摇椅回来，母亲还站在原
地，那一刻，他懂得了母亲的
艰辛，懂得了孩子的痛苦在母
亲那里都是加倍的。那一刻，
我也突然就想着，若是哪次送
你，你会回头，应该也能看到，
一直在身后张望着的我的身
影；可是静下心来想，我更愿意
你这样一往无前，永不回头，年
轻的身影里不要太多的负累。

一次次的目送，就是一
次次的远离。望着那日渐远
去的背影，我只能在心里默
默地念叨，我的娃，无论你走
多远，我都会一直在你的身
后，做你的一片天，或是一把
伞，竭尽我所能，呵护你周
全。这，或许是天底下所有
母亲的宣言吧。


